


内容提要

《迎着三色旗》托马斯·罗什是一位名扬四海的法国化学家。他发明的
一种名叫“罗什闪电”的攻击导弹，因为要价太高而在欧洲四处受阻，大家
都认为他已疯了。他被送到美国的一个疗养院，后又在一天晚上突然失踪。
原来是海盗为了得到“罗什闪电”，将化学家劫持，并用重金收买发明
家，意在统治大海。当各国军舰来围剿海盗时，他们发出“罗什闪电”将军
舰炸得粉碎。最后，一艘法国军舰升起“三色旗”时，托马斯·罗什的灵魂
突然受到震撼，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炸毁了海盗岛。
《多瑙河领航员》在多瑙河两岸，几个月来数不清的农庄村舍被抢、城
堡失窃、别墅被洗劫，而匪徒却逍遥法外。这时，多瑙河上出现了两位神秘
人物，一位是“多瑙河协会”最新的钓鱼冠军伊利亚·布鲁什，他正在作多
瑙河漂流；另一位是国际警察大队警长卡尔·德拉戈什，他正在秘密的追踪
劫匪。两人各怀心机，斗智斗勇，最后终于抓住了真正的劫匪。



迎着三色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迎着三色旗
〔法〕儒勒·凡尔纳著
顾晨瑶译



第一章疗养院

一八九①年六月十五日，疗养院院长收到一张名片，上面只是工工整整地
写着“阿蒂卡斯伯爵”这个名字，除此以外，名片上没有任何圆形或盾形的
徽章。在名字下面，名片的一角上，用铅笔写着地址：
乘坐“爱巴”号双桅纵帆帆船，停泊于邦朴里科·索文德河河边的新伯
恩城。
美国当时四十四州之一的北卡罗州的首府是瑞莱格。一座相当重要的城
市，地处偏僻，位于省内约一百五十英里处。这座城市的中心地位使它成为
议会的所在地，因为其他城市，诸如威明顿、查洛特、法耶特城、艾丹东、
华盛顿、萨莉伯瑞、塔伯罗、哈里法克斯、新伯恩，在工商业方面都可与它
匹敌，或者超过它。新伯恩是一座矗立于内兹河河口深处的城市，内兹河注
入海边的辽阔无垠的邦朴里科·索文德湖，湖边堤堰环绕，岛屿棋布。
一位外国人想访问这座当时在美国极负盛名、富丽堂皇、富户云集的疗
养院是非常自然的。一些名气不如阿蒂卡斯伯爵的人已经访问过疗养院，并
对院长极尽赞扬之能事。因此疗养院院长迫不及待地批准了阿蒂卡斯伯爵的
请求，并回答说能为伯爵打开疗养院的大门他感到非常荣幸。
这座疗养院是由私人创建的，工作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奉职的医生也
都是大名鼎鼎的。它独立于医院和收容所，但是要接受政府的监督。它专门
接收富裕客户，并提供这类机构所要求的一切舒适而卫生的条件。
很难找到比这座疗养院更宜人的地方了。在一座山丘的背面迤逦着一座
二百英亩的湖泊，四周种植着南美州加那利群岛和乌德拉群岛一带盛产的奇
花异树。湖泊的下端便是内兹河的三角湾了，远处海面上的微风越过狭窄的
海湾防护沙滩和邦朴里科·索文德湖上的细风融合在一起润泽着这片河湾。
这座疗养院更适合治疗慢性疾病，富有的病人置身其中，享受着良好的
医疗条件和精心照顾；然而，它并不拒绝接纳患有精神紊乱症的病人，只要
这类疾病并非不治之症。
但是，更确切地说，引起阿蒂卡斯伯爵的注意并促使他访问疗养院的也
许是一位名扬四海的大人物，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在疗养院中接受特殊治疗。
此人是一位法国人，名叫托马斯·罗什，有四十五岁年纪。毫无疑问，
他得了精神病。然而，目前，精神病医生尚未从他身上看出智力功能的完全
衰退。无可置疑的是他已完全丧失了对生活中一些最简单的行为和事物的正
确概念。但是，他的智慧却是完整无损，强健如旧，不可侵扰的，尤其是当
他的天才被唤起的时候。天才与疯狂往往只有一步之差！的确，他的情感和
感觉功能已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当需要运用它们的时候，只能通过疯狂而
支离破碎的语言传达出来。记忆丧失，注意力涣散，迟钝麻木，失去判断力。
这位托马斯·罗什只是一位理智沦丧不能照顾自己的人，甚至连动物都有的
自卫的生理本能都丧失了。因此，必须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片刻不离地照顾
他。他居住在疗养院湖边的四十七号楼内，而看护的任务便是日以继夜地监
护他。
普通的精神病，如果不是不治之症，只能通过精神手段来治疗。药物和
医疗手段全都无能为力，许久以来，专家们就已经承认了它们的无效。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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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方法会适用于托马斯·罗什的病症吗？即使是在像疗美院这样宁静幽
雅、有利健康的地方，这一点也是受到怀疑的。因为，焦虑不安，喜怒无常，
敏感易怒，性格古怪，忧伤，冷漠，对严肃的活动或者娱乐的厌恶，这些症
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没有一名医生会做出错误的诊断，没有任何一种疗法看
上去可以治愈或者减轻这些症状。
正确地说，精神病是一种主观自我的过分扩大，即一个人过分地注视他
自己，而忽视外界。在托马斯·罗什身上，这种对外部事物冷漠几乎是百分
之百的。他只生活在自己的内部，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不断折磨着他，这种
念念不忘的想法使他成为了现在这副样子。也许会出现某种情境，将他弹回
外部世界，更确切地说，将他“外化”，这种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发生，但是
并非毫无希望。
现在，需要讲述一下这位法国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法国，何种动
机促使他来到美国，为什么联邦政府认为将他软禁在这座疗养院内是必要而
谨慎的措施，并且派人仔细认真地记录下他在发病时不自觉地吐露的任何言
语。
十八个月以前，这位托马斯·罗什写信给华盛顿的海军部长请求召见并
声称要向他透露一件事情。
仅仅是托马斯·罗什这个名字就使部长明白了所为何事。虽然他知道这
件事的性质以及随之而来的要求，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召见了托马
斯·罗什。
的确，托马斯·罗什的名气太大了，以致忧国忧民的海军部长不得不立
即接见他，聆听他亲自提出的建议。
托马斯·罗什是一位发明家，——一位天才的发明家。在此之前，他所
做出的一些重大发明已经使他光耀四海，名显宇内了。他将一些纯粹的科学
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在科学界，他的名字无人不知。他是知识界的一位重要
人物。我们将会明白是什么样的烦恼、挫折、失望，以及新闻界一些爱开玩
笑的记者施加的侮辱使他患上了精神病以致必须软禁在疗养院中。
他最后的一项发明是一种名叫“罗什闪电”的攻击导弹。据说，由于它
远远地领先于其他武器，因此拥有它的国家将成为陆上与海中的绝对霸主。
对于发明家们遇到的可悲可叹的挫折我们大家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当
他们试图让内阁委员会采纳他们的发明的时候。对于许多例子，尤其是那些
最沸沸扬扬的例子，我们仍记忆犹新。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多费笔墨，因为
这类事件隐含着许多难为人知的内幕。然而，关于托马斯·罗什，应该承认，
他像先前的大多数发明家一样为他的新导弹提出了过分苛刻的条件和昂贵无
比的价格，以致于几乎没有商谈的余地。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他先前以罕见的勇气开发的许多发明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由于不能从中公平地得到他所期待的好处，他的脾气开始变得
乖戾起来。他开始疑神疑鬼，声称只能恰如其分地出让他的发明，提出一些
也许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被看作空口说白话的人，他甚至提出在试验前要
拿到一大笔钱，这样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法国人首先将“罗什闪电”推荐给法国政府。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
一份报告解释导弹的构成。这是一种用特殊方法制成的自动驱进导弹，携带
着由一些新物质组成的炸药。它只有在一种新式爆燃物的作用下才会爆炸。
不论导弹以何种方式发射，当它爆炸时能打击几百米之外的目标，它引



起大气层强烈的运动，从而摧毁一万平方米范围内的任何建筑物、防御工事
或战舰。它和气动炮发射炮弹的原理是相同的（在当时已经开始试验这种气
动炮了），但是它的威力比气动炮至少大一百倍。
因此，如果托马斯·罗什的发明真的具有这种威力的话，那么便可确保
他的祖国在进攻或者防御上具有优势。但是，尽管托马斯·罗什用自己的方
式验证了他的其他发明及其无可争辩的效力，然而此次是否有些夸大其辞
呢？只有进行实验才能证明他的话。可是，他恰恰宣称只有在领取到他为“罗
什闪电”估定的数百万法朗之后，他才同意进行实验。
可以肯定托马斯·罗什的智力官能开始失衡。他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理
智了。人们感到他逐渐踏上了一条使他完全丧失理智的道路。没有一个政府
会俯就他的条件。
法国政府中止了一切商谈。报纸，甚至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报纸也不得不
承认此书不会有下文。托马斯·罗什的条件被拒绝了，并且不用担心其他政
府会同意接受它。
托马斯·罗什被深深刺伤了，在他的灵魂中自我意识不断膨胀直至超越
正常界限，因此，爱国主义的纽带随之逐渐松弛以至完全消失，就不足为奇
了。此时此刻，托马斯·罗什毫无荣誉之感。他只是苟延残喘，唯独对与他
的发明直接有关的事物尚有意识。在这方面，他的天才的力量寸土未失。但
是，他对付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事情的能力却日益衰退。直至完全不能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任。
因此，托马斯·罗什被政府拒之门外。也许当时应该阻止他带着发明远
走高飞。⋯⋯没有这样做真是一个错误。
意料中的事发生了。爱国主义情操本是一位公民身上最基本的感情，—
—一个人在属于自己之前首先属于他的祖国，——但是，这种感情在灰心丧
气，日益暴躁的发明家的灵魂中熄灭了。他开始考虑别的国家，他越过边境，
他忘记了不应忘怀的往事，他将“闪电”推荐给了德国。
德国政府一得知托马斯·罗什高不可攀的要求后，便拒绝接见他。此外，
普法战争后德国政府刚刚开始研制一种新式弹道导弹，他们认为这种武器足
以傲视这位法国人的发明。
那时，在托马斯·罗什的心中，愤怒中又增添了仇恨，——一种本能的
对全人类的仇恨——尤其是在他大不列颠海军部的奔走也告失败之后。
英国人比较实际，因此他们一开始并未断然拒绝托马斯·罗什，而是试
探他，哄骗他。但是，托马斯·罗什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的秘密值几百万，
他要得到几百万，否则谁也别想知道他的秘密。最后，英国海军部与他断绝
了联系。
这样，他的精神紊乱日益加剧，在本故事开始前十八个月，他在美国政
府那里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实际，他们没有对“罗什闪电”进行讨价还价，鉴
于法国化学家的名气，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价钱。他们理智地视他为
天才，采取了适合他的状况的措施，不惜日后公平地补偿他。
由于托马斯·罗什有明显的精神错乱的症状，美国政府认为为了他的发
明，应该把他关起来。
我们知道，托马斯·罗什进入的不是一家疯人院，而是一座疗养院，它
能保证治疗他的疾病。但是，尽管已经给予了他最精心的治疗，然而至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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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美国政府的目的仍未达到。
此点需要再次费些笔墨解释。虽然托马斯·罗什终日昏昏沉沉，但是一
触及他的发明，便立即恢复了清醒。他开始活跃起来，侃侃而谈，口气自信
而坚定，并含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他滔滔不绝地描述着“闪电”的
神奇优点，以及它惊天动地的威力。但是，一涉及炸药和爆燃物的性质，它
们的成分、制造和使用时，他便小心翼翼，三缄其口了。有一两次，在他病
势发作最厉害的时候，大家以为他的秘密马上要脱口而出了，并为此预先采
取了一切措施⋯⋯但仍是徒劳无功。虽然托马斯·罗什已经丧失了保护自己
的生理本能，但是至少他还能保住他的发明。
疗养院明滨十七号楼的四周是一片疏篱绕径的花园，在看护的监视下，
托马斯·罗什可以在园中散步。这位看护和他住在同一幢楼中，睡在同一间
屋子里，日夜不停地监护他，片刻不离。他侦听着托马斯·罗什在半梦半醒
时刻产生幻觉时的只言片语，甚至连他的梦话也不放过。
这位看护名叫盖东。在托马斯·罗什被软禁后不久，他风闻人们正在寻
求一位能流利地讲说发明家的母语的看护，便到疗养院毛遂自荐，随后被指
定看护新来的病人。
实际上，这位所谓的盖东是一位法国工程师，名叫西蒙·哈特，在新泽
西州的一家化学制品公司工作过几年。西蒙·哈特，四十岁年纪，宽阔的前
额上刻着一道观察家特有的皱纹，坚定的神情表明了充沛的精力和锲而不舍
的精神集于一身。西蒙·哈特十分精通与现代军备改良有关的一切问题以及
能改变价值观的发明，他熟知当时世界上一千一百多种炸药的结构成分，他
更钦佩像托马斯·罗什这样的人。他相信“闪电”的威力，确信他掌握了一
种能改变陆海战争进攻或防御形势的导弹。他知道精神病并未防碍他成为科
学家，大脑中的一部分虽然受到了损害，但是仍然闪耀着一丝天才的火花。
当时，他这样想：如果他在发病的时候泄露了秘密，那么一位法国人的发明
就会对法国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产生益处。于是他决定假装成一个精通法语
的美国人，主动承担看护托马斯·罗什的任务。他以去欧洲旅行为由提出辞
职，并且更名改姓。所幸的是当时的情势助了他一臂之力。使他的申请得以
被接受，这就是十五个月以来，西蒙·哈特如何能够对疗养病的新病人履行
看护的职责的原因。
这个决定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因为对于处于
西蒙·哈特这样的地位和受过他那种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份艰苦的差事。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工程师无意掠夺托马斯·罗什的发明，如果
有朝一日他无意中获知了他的发明，托马斯·罗什会得到他应得的利益。
可是，西蒙·哈特，或者说盖东，虽然在这个疯子身边生活了十五个月，
观察他，监视他，甚至盘问他，但是一无所获。此外，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
确信托马斯·罗什的发明的重大意义。因此，他最担心的便是托马斯·罗什
的部分疯狂会恶化为全面疯狂，或者一次最严重的发病会使他的秘密和他一
起毁灭。
这就是西蒙·哈特的处境，这就是他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献身的任务。
但是，由于强健的体魄，尽管经历了如许多的失望挫折，托马斯·罗什
的健康并未受到损害。他的神经质使他能够抵御摧毁健康的各种诱因。他中
等身材，头脑敏捷，额头饱满开阔，颅骨宽大，头发灰白，眼神虽然有时显
得惶恐不安，但是敏锐、坚定、威严；当他沉思时，眼睛便显得格外明亮，



翕动的鼻翼下生着一撇浓密的小胡子，双唇紧闭，似乎要关住秘密，神情若
有所思，带着一种经过长期斗争并且决心继续斗争下去的人特有的神态，—
—这就是发明家托马斯·罗什，健康疗养院的囚徒，他对这种禁闭毫无感觉，
处于看护盖东——昔日的西蒙·哈特工程师的监视之下。



第二章阿蒂卡斯伯爵

确切地说，这位阿蒂卡斯伯爵是何许人也？一位西班牙人？⋯⋯总之，
他的名字很像西班牙人。可是，在他的帆船船尾的牌子上清楚地刻着几个金
字“爱巴”，这个名字完全源自挪威。如果我们问阿蒂卡斯伯爵“爱巴”号
的船长姓甚名何，他会回答说：斯巴德，而水手长叫艾弗洪达，厨师领班叫
艾利姆，这些名字杂乱不一，说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是否可以从阿蒂卡斯伯爵本身的特征推出某个站得住脚的结论呢？⋯⋯
非常困难。虽然他黑色的皮肤和头发以及优雅的举止表明了他有西班牙血
统，但是他整个人看上去并不具有任何伊比利亚半岛的气候所有的特征。
此人中等以上身材，体格健壮魁梧，至多四十五岁。从容而高傲的步态
使他看上去像一位混有马来亚高官显贵血统的印度王公。虽然他并非生性冷
漠，但是至少他威严的举止，简洁的言语使他显得很冷漠。他和他的船员讲
的是印度洋及其四周海域中岛屿上使用的方言。当他沿着新世界和旧世界①

的海岸航行的时候，便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有一丝轻微的口音透露了他是
外国人。
阿蒂卡斯伯爵的过去、现状，他神秘而动荡的生涯，他的财产从何而来，
——显然，这是一笔庞大的财产，能保证他过奢侈的绅士生活——他现在住
在何方，至少帆船的最终停泊点在何处，无人知晓这些问题，也无人敢于探
听，因为，伯爵看上去非常沉默寡言。他不是那种会通过采访损害自己的名
誉从而让美国记者渔翁得利的人。
人们仅仅从报纸上知道“爱巴”号停泊在某处港口，尤其是美国东海岸
的港口。实际上，帆船定期在那些地方停泊以便补充长途航行中必不可少的
物资。它不仅大量补充粮食、面粉、饼干、罐头、干肉和鲜肉、牛肉、羊肉、
葡萄酒、啤酒、白酒，而且还购买衣服，器甲、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他们
出高价购买这些东西，用美元，畿尼①或其他国家的货币付帐。
虽然人们对阿蒂卡斯伯爵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伯爵
在从佛罗里达半岛到新英格兰的沿海港口的知名度。
因此，对疗养院院长为伯爵的到来深感荣幸并盛情款待的举动就不必感
到惊讶了。
这是“爱巴”号帆船首次停泊在新伯恩市。也许，仅仅是主人一时的心
血来潮它才来到了内兹河河口。它来这里做什么呢？⋯⋯补充给养吗？⋯⋯
不是，因为邦朴里科·索文德四周不会提供其他港口，诸如波士顿、纽约、
丹佛、塞文纳、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勒斯顿，所能提
供的物资。在内兹河的这片河湾附近，在新伯恩市的小市场上，阿蒂卡斯伯
爵的皮阿斯特②和银行钞票有何用武之地呢？作为科瑞文郡的首府，这里仅有
五、六千居民。唯一的商业活动便是进口种籽、猪肉、家具和食品。而且，
几个星期前，帆船曾在查勒斯顿停泊了十天，补给品塞满了船舱，它的目的
在哪里，人们一如既往不得而知。
那么，这位神秘人物来此的目的仅仅是参观疗养吗？⋯⋯也许是吧，对

                                                
① 新世界指美洲，旧世界指欧洲。
① 英国旧货币单位，值 21个先令。
② 埃及等国的货币名。



此不必惊讶，因为这座疗养院久负盛誉，并且名符其实。
也许阿蒂卡斯伯爵忽发奇想，想会一会托马斯·罗什？声振寰宇的法国
发明家足以引起这种好奇心。这是一位天才狂人，其发明能够引起现代战争
艺术的革命！
下午，阿蒂卡斯伯爵在“爱巴”号船长斯巴德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疗养
院。
根据院长的指示，二人被领到了院长办公室。
院长对阿蒂卡斯伯爵殷勤备至，招呼周到，亲自为他充当向导，并且接
受了阿蒂卡斯伯爵真诚的道谢。在参观疗养院的公用大厅和单人病房时，院
长不厌其详地介绍了病人受到的照顾，据他说来，病人在这里受到无微不至
的关心，比在家里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停地叨咕治疗费用极其昂贵，但
效果显著，理所当然地使疗养院获得了成功。
阿蒂卡斯伯爵静静地听着，带着贯有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表面上他对院
长的滔滔不绝很感兴趣，实际上也许是为了更好掩饰他来此的真正意图。但
是，逛了一小时之后，他不得不说：
“院长先生，您这里是否住着一位病人，近一段时期来，人们对他议论
纷坛，而且，公众对疗养院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我想您指的是不是托马斯·罗什，伯爵先生？⋯⋯”院长问道。
“是的⋯⋯这位法国人⋯⋯这位发明家的理智似乎遭到了严重的损
害⋯⋯”
“非常严重，伯爵先生，也许这样他会更快乐一些！我认为这类发明只
是使业已众多的摧毁手段有增无减，人类不会从中受益
“您的看法很有见地，院长先生，在这方面我同意您的意见。真正的进
步不是源自这方面，步入此途的人是邪恶的天才——但是这位发明家是否完
全丧失了智力官能呢？⋯⋯”
“完全⋯⋯不⋯⋯伯爵先生，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小事上。在这方
面，他全无理解力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他在发明方面的天才却
是完整无损的，虽然精神状态日益恶化，可是他仍活着，如果人们俯就他那
些不近情理的要求，我相信他肯定会制造出一枚新式作战导弹⋯⋯人类根本
不需要这种东西⋯⋯”
“完全不需要，院长先生。”阿蒂卡斯伯爵说道，斯巴德船长似乎也赞
同他的看法。
“此外，伯爵先生，您可以亲自作出判断，这就是托马斯·罗什住的楼。
虽然监禁他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但是他仍然受到应有的和必须的照顾。
而且，他在疗养院可以躲避某些冒昧者的骚扰，他们也许想⋯⋯”
院长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补充了没有说出来的话，——
而客人们的唇上则浮现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
“那么，”阿蒂卡斯伯爵问，“托马斯·罗什从来没有独自呆着的时候
了？”
“从来没有，伯爵先生，从未有过。有一位看护时时刻刻地监视他，这
位看护会讲法语，我们绝对信任他。如果，他不经意地流露涉及他的发明的
只言片语，这些言语马上会被记录下来，也许有朝一日能发挥作用。”
正在此时，阿蒂卡斯伯爵迅速地瞥了一眼斯巴德船长，后者做了一个手
势，仿佛在说：我明白。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斯巴德船长，便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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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参观过程中，特别仔细地打量十七号楼周围的情况，以及它四周的各个
出口，——很可能这是事先计划好了的。
这座楼四周的花园紧挨着疗养院的围墙。在围墙之外，便是一痤山丘，
围墙围住的正是山丘的底部。山丘的背面是一道舒缓的斜坡，直通到内兹河
的右岸。
这座楼实际上只有一层。上面是一个意大利式的平台。底层包括两间卧
室和一间会客室，窗户上都安着铁护栏。住宅的两边嘉树环绕，郁郁葱葱。
屋前是一片清翠欲滴、如丝绒般柔软娇嫩的草坪，坪内灌木成林，繁花似锦。
这座约有半亩之大的花园仅供托马斯·罗什一人使用，在看护的监视下，他
可以在园中自由自在地漫步。
阿蒂卡斯伯爵，斯巴德船长和院长进入花园的时候，看护盖东正好呆在
楼门口。
伯爵的目光立即转移到这位看护身上，他特别专注地打量着他，对此院
长毫无觉察。
这不是第一次有陌生人来拜访十七号楼的主人，因为法国发明家理所当
然地被看作疗养院最奇怪的病人。但是，这两个人与众不同的外表引起了盖
东的注意，他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虽然他对阿蒂卡斯伯爵的大名早有耳闻，
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在这位富有的绅士停泊的东部某个港口邂逅他。他不知
道“爱巴”号帆船此时正停泊在内兹河河口，就在疗养院的山脚下。
“盖东，”院长问，“托马斯·罗什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那儿！”盖东沉着地用手指着一个人，他正在楼后的树荫下散步，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阿蒂卡斯伯爵先生得到准许，来访问疗养院，他希望在出发前见一见
近日来众人议论纷纷的托马斯·罗什⋯⋯”
“人们对他的议论非常多，”阿蒂卡斯伯爵说，“尽管联邦政府采取了
措施，将他关在这座疗养院内⋯⋯”
“这项措施很有必要，伯爵先生。”
“的确有必要，院长先生，为了世界的安宁，最好让这位发明家和他的
秘密一起毁灭。”
盖东看了看阿蒂卡斯伯爵，一言未发，他领着两位陌生人向花园深处的
树丛走去。
客人们只走了几步便来到了托马斯·罗什面前。
托马斯·罗什没有看见他们向自己走过来，当他们与他近在咫尺的时候，
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出现。
在这段时间内，斯巴德船长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四周的布局，以
及十七号楼在疗养院内低凹处的位置。当他们登上倾斜的小径时，他越过围
墙清楚地看到一只帆船的桅尖。他只是瞥了一眼便认出这是“爱巴”号的桅
杆，也因此确定了围墙的这一边位于内兹河右岸。
与此同时，阿蒂卡斯伯爵却在端详法国发明家。这个人依然身强体壮，
他的健康并没有因为十八个月的监禁而受到损害。但是他举止古怪，言语混
乱，眼神惊恐不安，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了他已完全
陷入了无意识状态和严重的神经官能的衰竭之中。
托马斯·罗什刚刚坐到一张凳子上，握着手杖柄，在小路上划出一座防
御工事的轮廓。然后，他蹲下来，将沙子堆成许多小垛，显然它们象征着碉



堡。然后，他从邻近的一处灌木上摘下几片叶子，把它们插在沙垛上，仿佛
许多小巧的旗帜，他认真地做着这一切，根本不在意周围观看的几个人。
这就像是孩子玩的游戏，但是一个孩子是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
“他完全疯了吗？⋯⋯”阿蒂卡斯伯爵问，虽然他一向镇静自若、不动
声色，此时也不禁流露出一些失望。
“我早就告诉过您，伯爵先生，我们别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院
长回答道。
“他至少应该注意到我们吧？⋯⋯”
“也许有些困难。”
院长转身对看护说：
“跟他说几句话，盖东，也许听到您的声音，他会回答几句，是
吗？⋯⋯”
“他会回应我的，放心好了，院长先生。”盖东说。
随后，他拍了拍病人的肩膀：
“托马斯·罗什？⋯⋯”他相当温柔地说。
托马斯·罗什抬起头，在所有在场的人中，他可能只看到了他的看护，
尽管阿蒂卡斯伯爵，斯巴德船长向他走过来，和院长一起围拢在他周围。
“托马斯·罗什，”盖东说，他讲的是英语，“这两位外国人想见见您⋯⋯
他们很关心您的健康⋯⋯您的工作⋯⋯”
只有最后几个字引起了发明家的注意。”
“我的工作？⋯⋯”他反诘一句，同样用的也是英语，其流利自如仿佛
是在说母语一样。
随后，他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块石子，仿佛一个小男孩夹着一只弹子，
然后把石子扔到一处沙包上，将之摧毁。
他快乐地喊起来。
“倒塌了！⋯⋯碉堡倒塌了！⋯⋯我的炸药一下子摧毁了一切！”
托马斯·罗什重又站起来，眼中闪耀着胜利的火焰。
“您瞧瞧，”院长对阿蒂卡斯伯爵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发明⋯⋯”
“他会和它一起死去！”看护盖东肯定地说。
“盖东，难道您不能让他谈一谈他的‘闪电’吗？”
“如果您命令我这样做，院长先生⋯⋯我愿意试一试⋯⋯”
“我要您试一试，因为我想阿蒂卡斯伯爵对此很感兴趣⋯⋯”
“是的，”阿蒂卡斯伯爵说，他依然不动声色，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内
心的激动。
“我必须事先告诉你们，这样也许会让他再次犯病⋯⋯”看护说。
“您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中止谈话。请告诉托马斯·罗什一位外国人想跟
他谈谈购买‘闪电’的事情⋯⋯”
“但是难道您不害怕他会泄露秘密？⋯⋯”阿蒂卡斯伯爵反问
道。
他的口气如此强烈以至盖东不由自主地向他投去一丝怀疑的目光，但是
这位高深莫测的人物对此毫不介意。
“无需担心，”他回答道，“没有任何许诺可以让托马斯·罗什吐露他
的秘密！⋯⋯只要我们不把他所要求的几百万放在他手心里
“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阿蒂卡斯伯爵宁静地说。



盖东又转向病人，像刚才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
“托马斯·罗什，”他说，“这两位外国人打算购买您的发明
托马斯·罗什站了起来。
“我的发明⋯⋯，”他大声说，“我的炸药⋯⋯我的爆炸物？
他越来越激动，说明盖东所言非虚，这类问题总是引起疾病的发作。
“你们打算出多少钱？⋯⋯多少钱？⋯⋯”托马斯·罗什随后又问道。
许以重金没有任何害处，虽然数目巨大。
“多少钱？⋯⋯多少钱？⋯⋯”他不停地问。
“一千万美元。”盖东回答。
“一千万？⋯⋯”托马斯，罗什喊道，“一千万⋯⋯就想购买其威力超
过迄今为止制造的任何武器一千万倍的‘闪电’？⋯⋯一千万⋯⋯就想得到
自动推进导弹，要知道，它爆炸时能摧毁方圆一万米以内的一切建筑！⋯⋯
一千万⋯⋯就妄想得到只有它才能引爆的爆燃物！倾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也不
足以交换我的导弹的秘密，我宁愿用牙齿咬断舌头，也不愿意以这个价格出
售我的秘密！⋯⋯一千万，而我的秘密却值十亿⋯⋯十亿⋯⋯十亿！⋯⋯”
托马斯·罗什在讨论价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对事物没有任何概念的人。
即使盖东向他提出一百亿的价钱，这个丧失理智的人也会要求更高的价钱。
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从他犯病开始，一直在不停地观察他，伯爵
仍旧保持不动声色，尽管他的面色开始阴沉下来。斯巴德船长摇摇头，仿佛
在说：毫无疑问，这个可怜虫是不可救药啦！
托马斯·罗什跑走了，他跑着穿过花园，嘴里喊着，声音因愤怒而时断
时续：
“数十亿⋯⋯数十亿！”
盖东对院长说：
“我早就告诉过您！”
然后，他开始追赶他的病人，追上他，抓住他的胳膊，托马斯·罗什没
有进行太多的抵抗，盖东将他拉进屋子，立即关上了门。
阿蒂卡斯伯爵单独和院长在一起，而斯巴德船长趁机最后一次绕着围墙
脚下的花园走了一圈。
“我一点也没有夸张，伯爵先生，”院长说，“托马斯·罗什的病情显
然在日益恶化。我看他的精神病是无法治愈了。即使我们给了他他所要求的
全部金钱，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很有可能，”阿蒂卡斯伯爵说，“可是，虽然，他提出的价钱太荒唐，
但是他发明的导弹却是威力无穷的⋯⋯”
“有关人士也是这么看的，伯爵先生；但是他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迟早有一天，某次发病会让他的发明随同他一起消失。
甚至过不了多久，他的灵魂中唯一残存的利益这个动机也将泯灭⋯⋯”
“也许仇恨这个动机会留下来！”阿蒂卡斯伯爵喃喃自语道，这时，斯
巴德船长来到了花园门前与他会合。第三章一箭双雕
半个小时后，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踏上了内兹河右岸和疗养院之
间的小路，路旁种植着百年以上的山毛榉树。俩人刚刚辞别疗养院院长，—
—院长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深感荣幸，他们则感谢院长的殷勤款待。阿蒂卡斯
伯爵向疗养耽的工作人员捐赠了一百多美元，显示他慷慨的天性。怎么能怀
疑他的动机呢？这是一位非常高尚的外国人，如果高尚是用慷慨来衡量的



话。
走出半山坡上疗养院的栅栏门，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绕着围墙走
了一圈，它的高度足以让人打消一切攀越的企图。伯爵沉思着，像平常一佯，
他的同伴等着他先开口。
当伯爵的视线触到高高耸出于墙顶之上的十七号楼时，他停住了脚步，
对船长说：
“你是否清楚地知道了四周的地形？⋯⋯”他问。
“是的，伯爵先生。”斯巴德船长回答，他特别强调了一下他的
头衔。
“什么也没遗漏吗？⋯⋯”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此楼就在这道围墙后面，很容易进入，如果您没
有改变计划的话⋯⋯”
“我没有改变，斯巴德。”
“不管托马斯·罗什的精神状态吗？⋯⋯”
“这无关紧要，如果我们能将他劫走⋯⋯”
“这是我的事了。天一黑，我就进入疗养院的大院内，然后再进入十七
号楼边上的花园，神不知鬼不觉⋯⋯”
“从大门口的栅栏门进去吗？⋯⋯”
“不⋯⋯从这里！”
“但是，这里有墙，攀过去之后，你怎么和托马斯·罗什一起再爬出来
呢，万一这个疯子叫喊起来⋯⋯万一他抵抗挣扎⋯⋯万一他的看护报
警⋯⋯”
“您不必担心⋯⋯我们只要从这道门进去便可以了。”
斯巴德船长指了指几步之外的一道窄门，它嵌在围墙中间，也许是供疗
养院内的工作人员出入使用的，当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到内兹河岸边的时
候。
“我们可以从那儿进入疗养院，不必使用梯子。”斯巴德船长说。
“这道门是锁着的⋯⋯”
“它会打开的。”
“难道里面没有门闩吗？⋯⋯”
“当我们绕着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它拨开了，院长什么也没看见⋯⋯”
阿蒂卡斯伯爵走到门边上，说：
“你怎么打开它呢？”
“它有钥匙。”斯巴德说。
他掏出了钥匙，当他将门闩从门锁横头上拨出来后，便顺势拨下了钥匙。
“没有人会比你干得更好了。斯巴德，”伯爵说，“看来，绑架托马斯·罗
什不会遇上太多的困难。我们回帆船上去吧。八点钟左右，天黑的时候，一
艘小艇将把你和五个人带到岸边⋯⋯”
“好⋯⋯五个人，”斯巴德船长说，“即使这名看护发觉了，五个人也
足够了，也许应该干掉他⋯⋯”
“干掉他⋯⋯”阿蒂卡斯伯爵说，“也好⋯⋯如果这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最好制服这个叫盖东的家伙，把他带到“爱巴”号上来。谁知道他有没
有获悉托马斯·罗什的一部分秘密呢？⋯⋯”
“应该如此。”



“而且，托马斯·罗什已经习惯他了，我不想改变他的习惯。”
阿蒂卡斯伯爵说完，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斯巴德船长立即明白了疗
养院的看护今后承担的角色。
这样，劫持托马斯和盖东的计划就这样确定了，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
除非在白天剩下的两个小时内，有人发觉院门上的钥匙丢失了，并且门闩被
拉开了，否则斯巴德船长和他的人便能确定无疑地进入疗养院。
此外，还必须看到一点，疗养院除了对托马斯·罗什实行特殊监视之外，
并没有对其他病人采取这类措施。他们住在疗养院地势较高之处的小楼或主
楼的房间中。这样看来，独处一隅的托马斯·罗什和看护盖东不可能进行有
效的抵抗，甚至呼救，他们将成为斯巴德船长为了阿蒂卡斯伯爵的利益所进
行的绑架的牺牲品。
伯爵和船长向一处小码头走去，“爱巴”号的一只小艇在那里等候他们。
帆船停泊在四百米之外的水面上，船帆挤在浅黄色的套子中，横桁的一端均
匀地倾斜着，这是游艇上的习惯做法。船首没有悬挂旗帜。只有主桅顶上的
一面轻盈的红色燕尾旗在东面徐来的渐行渐弱的和风的吹拂下迎风招展。
阿蒂卡斯伯爵和斯巴德船长登上了小艇。四浆齐划，不一会儿，他们便
来到了帆船近旁，攀上侧梯，上了船。
阿蒂卡斯伯爵马上回到船尾的舱室中，而斯巴德船长则走到船首，发布
最后的命令。
走到艏楼旁边，他探身越过右舷的舷樯，朝几米外漂浮在水中的一个物
体张望。
这是一只小型浮筒，随着内兹河退潮时的潺潺水波上下起伏。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内兹河蜿蜒曲折，左岸的新伯恩城开始变得朦朦胧
胧，逐渐消融于漆黑的夜色中。西边的天空中仍残留着一抹火焰似的红云，
映衬出房屋的黑黝黝的轮廓。东边的天空则云汽迷濛，暮色沉沉。但是，不
必担心会下雨，因为这些云汽位于天空的高处。
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新伯恩城的几处房屋亮起了灯火，闪闪烁烁，与此
同时，低处的火光弯弯曲曲地倒映在河中，在越来越柔和的晚风的吹拂下摇
曳起舞。渔船缓缓地溯流而上。停栖在港口的小湾之中，一些船将帆放松了，
追寻着最后一丝微风，另一些船则借助船桨前进，枯燥而有节奏的桨声飘向
远方。两只汽船经过的时候，火花闪烁，一股黑烟从两只烟囱中袅袅开起，
强悍有力的桨片击打着水面，机器摆在甲板下上下起伏，像一头海兽发出阵
阵咆哮。
八点钟时，阿蒂卡斯伯爵来到甲板上，身边跟着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人，
他对此人说：
“时间到了，索科尔⋯⋯”
“我去通知斯巴德。”索科尔说。
船长来到他的跟前。
“准备出发。”阿蒂卡斯伯爵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不要让疗养院的任何人发觉，也不能让他们怀疑托马斯·罗什和他的
看护被带到了“爱巴”号上⋯⋯”
“就算他们来这里搜查，也不会找到他们。”索科尔补充说。
他耸了耸肩，愉快地笑着。



“但是，最好不要引起怀疑。”阿蒂卡斯伯爵说。
小船准备好了。斯巴德船长和五名水手登上了小船。四个操桨。第五个
人是水手长艾弗洪达，他负责掌握航向，他来到舵旁，斯巴德船长站在旁边。
“祝你好运，斯巴德，”索科尔笑着喊道，“要悄无声息地进行，就像
一位落入情网的人劫走他的美人⋯⋯”
“是的⋯⋯除非盖东⋯⋯”
“罗什和盖东，两个人都要。”阿蒂卡斯伯爵说。
“我明白！”斯巴德船长回答。
小艇驶离了大船，水手们目送着它直至它消失在昏暗的夜色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等待小艇回来之时，“爱巴”号并没有做开航的准备。
也许，它不打算在绑架罗什和盖东之后离开新伯恩。说真的，它怎么能驶达
远海呢？水面上一丝风也没有，半小时之后在内兹河上游几海里之外的地方
水波才开始晃动。因此，帆船并不急于开航。
“爱巴”号停泊在距河岸四百多米的地方，它本可以离河岸更近，适宜
它停靠的水深还可以再减少十五到二十尺，这样当小艇返回并靠近帆船时，
更便于艇上的人登上帆船。但是阿蒂卡斯伯爵没有命令人这样做，他有他的
道理。
小艇在几分钟之内便靠岸了，没有任何人发觉。
河岸上空无一人，疗养院外的那条覆盖着山毛榉的小路也同样阒寂无
人。
四爪锚被抛到河岸上，牢牢地嵌入地面中。斯巴德船长和四名水手离舟
上岸，水手长留在船上，他们消失在昏暗的树荫中。
来到围墙脚下，斯巴德船长停住脚步，四名水手分布在院门两侧。
因为早有准备，所以他只需将钥匙伸进锁孔，然后推开门，除非疗养院
的一名仆人早已发现里面的门闩没有像往常一样插上，从而从里面将门闩
住。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可以翻越围墙，绑架行动无疑也会困难重重。
斯巴德船长首先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
院子里面没有任何声响，也没有人在十七号楼周围走来走去。覆盖小路
的山毛榉树的树叶全都纹丝不动。宁静的夜晚感觉不到一丝微风的吹拂，一
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旷野。
斯巴德船长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将它插进锁孔。锁舌转动了一下，再轻
轻一推，门就由外及里地打开了。
一切都原封未动，跟伯爵和船长离开时一模一样。
确定了没有人呆在十七号楼周围后，斯巴德船长走了进去，水手们尾随
在后。
门只需轻轻一推便开了，这样斯巴德船长和水手们迅速地穿过了大院。
他们来到了一处耸立着参天巨树的地方，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灌木丛，非
常昏暗，如果不是十七号楼的一扇窗户中亮着灯火的话，他们真的很难辨认
出它的位置。
毫无疑问，这扇窗户所在的屋子正是托马斯·罗什和看护盖东的卧室，
因为盖东日以继夜片刻不离地监视他的病人。因此斯巴德早就料到他会呆在
屋内。
船长和四名水手蹑手蹑脚地向卧室走去，小心翼翼，以免踢到一粒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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